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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更好地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需求，华南农业大学针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态势，突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以服务行业产业为导向，协同产业龙头企业，共同精准确定人才培养目标，致力于人才协同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形成了“理念引领、整体设计、制度保证、机制激励、开放共享”的人才协同培养的全链条保障机制，组建了“温氏班”、“阿里创新班”、“索菲亚班”等多种协同育人新模式，并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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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 Taki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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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better meet the strategic need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industr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ut the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in the core position, and took service industry as the guidance, and coordinated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of industry, precisely determined the education obj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committed to college students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 reform and innovation, Formed “the idea of guiding, overall design, system guarantee, incentive mechanism, openness and sharing”of the entire chain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models, such as“Wen's class”,“Ali innovation class” and“Sophia class”, and finally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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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内容。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尤其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引导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开展综合体制改革，强化校企合作，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它体现国家对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有了新的期待，对高校在人才培养的理念、思路和模式等方面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国家全面推动提质增效内涵发展的新时代下，引导高校贯彻人才培养新发展理念，增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水平[1]，主动完善和调整学科、专业和课程结构，探索出与国家产业体系、产业链条、企业需求相契合的协同育人模式，是实现高校与社会各行各业的信息共享、人才互通、利益双赢重要改革措施，也是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履行社会服务的职能途径，更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内容。然而，由于我国高校协同育人实践起步相对较迟，相关研究不够深入，学界对政府在协同育人过程关键性桥梁作用未被重视，协同育人仍未在制度层面上确立为人才培养的必要方式，导致政府、高校与企业等社会团体始终都没有形成合力，持续制约着我国人才的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我国的协同育人概念是从90年代提出的“产学研”、“联合教育”、“合作培养”等中演化得出，最早出现“协同育人”的提法源于2005年全国教育科研“十五”成果论文集中 [2]，而在2012年教育部推出“2011计划”之后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不少值得借鉴的成果。在实践方面，国内不少高校通过与企业联合的方式，加强人才协同实践教育。如江南大学通过与贵州茅台、中粮集团等知名企业共建和运行一批联合实验室（工程中心）、工作站及实习基地等作为人才协同培养的支撑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提高培养的针对性与实用性[3]。有研究者提出发挥行业协会中介作用，形成了融入行业协会的协同育人创新模式[4]；在理论研究方面，刘建华运用复杂适应系统分析企业与高校之间的人才协同培养的互利合作模式，提出利益协调、聚集增效、整合共享和开放合作等措施，以提升协同育人质量[5]。马媛采用普适计算思想与信息链理论对协同育人机制进行分析与重构，提出具有“有限资源无限化”、“远程虚拟实践”等新特征的协同育人模式[6]；在问题导向研究方面，有研究者分析地方本科高校协同育人现状，认为当前协同育人存在主体单一、企业作用发挥不充分，协同育人内容窄化、将协同育人等同常规的生产实习，企业参与动力弱化、校企合作起点不对等、利益关系不平衡[7]，协作机制软化、缺少强化协同育人政策等问题[8]。
国外较早开展协同育人的研究，并实证研究证明了协同育人模式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关键性的作用[9]。美国在产学研合作基础上，开展合作实践教育模式[10]。该模式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在制度上将协同育人作为人才培养的必须环节，并注重协同育人管理制度体系的系统性与协调性[11]；英国以“三明治”教育模式开展协同育人，在政策鼓励和扶持科技企业与高校对接[12]，接纳在读书学生在假期参与实习实训，并将实习表现计入学分，作为必修学分一部分[13]。目前，英国部分知名高校正试行“共享教育”作为协同育人模式的创新[14]；德国采用“双元制教育”，尤其是理工科类学生，需要到企业接受现代学徒方式进行实践学习[15]；日本则采用“官产学”一体化协同培养模式，该模式的显著特点是注重发挥日本各级政府的中介作用[16]，由政府的大力推动，制订完善的制度体系保障人才培养与产业政策相契合，保障协同培养人才的目标导向。此外，以色列、加拿大等国家也推行相应探索和实践，基本都是采取政策以鼓励和强化高校与企业协同育人[17]。
已有的国内外协同育人研究绝大多数从整合共建学习基地（平台）、拓展培养渠道、加强人才实践教学等角度进行了论述，总结出不少具有借鉴价值的协同育人经验和模式，但是存在四点不足。一是研究视角单一。大多的研究视角仅局限于高校的角度出发，未充分考虑和研究协同企业的对协同育人的需求与激励，对协同企业的参与动力机制研究不足；二是对协同育人的认识与定位不到位。现有的多数研究在认识上存在窄化，仅将协同育人定位成高校联合企业（或行业协会等）为充实教学资源，补充高校实践教学资源短板，稳定学生就业渠道等而开展的培养活动，未能从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内在动力和创新人才培养的最佳模式的高度进行认识与定位；三是未重视政府在协同培养的重要作用。国外的协同育人顺利推行，得益于政府制定完备的协同育人政策与法律法规，而我国政府介入程度有限，未将协同育人作为基本教育制度进行立法，导致协同育人环境不佳、协同育人理念未被广泛认同等；四是协同育人实践的广度与深度不足。在实践上，高校现有的协同育人往往作为实践教学的补充，未将协同育人作为人才培养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并相应对培养方式进行整体设计，存在单一、松散和分割等特性。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阐述了我国地方高校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方式转型发展的客观性与迫切性，并从协同育人发展规律，精准确定人才协同培养定位，提炼人才协同培养新理念，以华南农业大学“温氏班”、“阿里创新班”和“索菲亚班”等多种协同育人新模式为研究对象[18]，分析总结出“理念引领、整体设计、制度保证、机制激励、开放共享”的全链条人才协同培养新模式，为我国高校协同育人模式转型升级提供参考借鉴。
一、协同育人模式的机制改革与创新
（一）确立“三本位”融合的人才培养理念
学校坚持以协同育人理念为先导，以培养中国行业领军人才和骨干为目标，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整合校企教学优质资源，着力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重基好、强能力、宽视野、敢担当”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同时，学校深刻认识到单纯以“学科本位”为主导的人才培养理念的局限性。为此，确立了“社会本位+知识本位+学生本位”融合（简称“三本位”融合）的人才培养理念，明确了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实践思路，即综合考虑社会需求、学科内在发展规律和学生发展需求，以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学科专业建设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优化专业知识结构为重点，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与模式，完善资源配置及条件保障，大力推动人才培养改革，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本位”融合的人才培养理念，既突出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问题导向”和“人本思想”，又统筹兼顾了社会需求、学科建设和学生发展的价值取向，廓清了学生、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普通高校的办学价值回归到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本原，有效化解了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三个突出矛盾，即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与高校人才培养同质化的冲突、学生职业规划的多元化与高校人才培养类型单一化的冲突、产业知识需求的开放性与教学内容的封闭性之间的冲突，拓宽了人才培养的理论边界，丰富了人才培养理论的内涵。
（二）构建协同育人模式的“12345”整体设计
华南农业大学协同育人新模式按照“12345”整体设计，形成与人才培养“三本位”融合理念相契合顶层设计。“12345”整体设计核心内容为：依托一个校企合作平台，至少联合两家大型企业，构建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专业实习与求职就业的“三个对接”，形成协同育人理念、协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和培养方案、协同实施专业教学工程、协同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四个协同”，推进师资互聘“双百计划”、教学科研平台建设、实习基地建设、实践能力培养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五项措施”。并以此为基础，建章立制，充分整合校内外优势资源，建立“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发展模式，培养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
（三）建立以全过程协同育人培养质量管理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制度保障体系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协同育人模式由松散向规范、单一向多元和分割向协同转变重要支撑。首先，为了满足产业发展对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学校与合作单位协同制订了人才培养标准和培养方案。该标准是保障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教学管理、课程体系设计、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主要依据。培养方案结合行业、企业需求，大大提高了实践教学环节和毕业前的岗前实训环节的学习时间的要求[19]。其次，在教学过程监控方面，制定了各教学环节监控制度，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各教学环节进行检查、评价、反馈、调控，主要包括课程大纲、教学日历、讲义、教案等进行检查，教学内容是否符合校企协同育人人才培养的要求。对人才培养方案中涉及的课程开设进行实时监控，主要从课程学时数的设立、教学时间安排分配、实践教学的实际落实情况、课堂教学质量、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评价等方面进行监控，确保相关政策落实。最后，建立了毕业生质量评价制度，通过对毕业生四年学习质量，以及毕业生就业情况、就业后的表现等方面跟踪调查进行综合评价[20]，为进一步校企协同育人教学改革提供重要的直接依据。可见，在制度保障下的协同育人模式改革，为学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四）构建权利的对等、平衡利益诉求的人才协同培养机制激励
良好的激励机制是解决合作单位为什么要参与人才培养的根本性问题[21]。为建立稳定紧密深层次的校企协同育人的运行机制，学校与合作协议共同协商，逐步构建起互作用与合理制约关系，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则，鼓励合作各方持久性参与和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作，实现良性循环。一是赋予合作企业在人才培养工作中权利的对等性。在确保人才质量有效提高的前提下，学校与合作企业通过有效协商，力求形成一致的价值诉求，尤其在合作框架确定、培养方案设计、课程体系组成、教学教育实施、教育质量评价等重要环节，充分尊重合作企业的话语权，赋予企业对等的权利与义务，充分发挥其自主性，确保合作企业在人才协同培养过程中的应有的地位与作用，提升教育资源聚集的广度和深度。二是牢抓根本利益，有效平衡合作企业的共同利益诉求。为合作企业或产业提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适应力强的高素质人才是合作企业参与高校人才培养最根本的利益诉求，让高校教育回归到产业发展的本身，让高校教育聚焦解决行业、产业和企业的发展瓶颈问题，成为最有效、最持久的激励手段，作为推动合作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最佳切入点。三是学校注重舆论宣传，强调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同时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22]。人才培养是一项周期长、投入高和见效慢的系统工程，在短期内合作企业在经济和人才方面无法取得理想的收益。因此，学校需要引导合作企业树立长远目标，克服短视价值取向与行为，力争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层面上共同达成协同育人的远大目标。同时，帮助其在行业树立良好形象，增强合作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荣誉感与责任感。通过以上措施，合作企业积极捐资助学，主动参与人才培养，促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温氏集团、大北农集团等在学校设立了学生奖助学金、青年教师奖教金等六千余万元，分别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和教学优秀的教师提供资助，并资助青年教师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同时，学校在合作企业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和教师实践基地，共建博士后流动站，每年安排学生300多人次到基地实习，并安排青年教师到基地兼职锻炼和开展合作研究，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师资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障了协同培养人才的教育质量。
（五）完善以师资互聘、平台的共建和课程共设为抓手的人才培养资源的开放共享体系
通过师资资源的开放互聘，育人平台的共建共享和课程体系开放共设，基本形成人才培养资源开放共享体系，有力汇集优势资源，形成人才互通、信息共享、利益双赢，共同支撑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23]。一是师资资源的开放互聘。学校加强与合作企业紧密合作，不断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和培养，推进校企人员互聘“双百计划”，积极发挥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学校充分发挥自身的办学优势和特色，委派教授和专家参与合资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技术研发，直接担任企业总经理、副总裁等职务，极大地促进了合作企业的发展。同时，学校也聘请合作企业高层管理与技术人担任兼职教师，为相关学科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举办专题报告会，宣讲行业的发展新趋势和新亮点，增强学生的行业认知度，并作为校外导师参与指导学生[24]。通过师资互聘，将有限的师资队伍变为通过转职、柔性兼聘等灵活多样的配置方式，放大教师资源储备系统，为协同育人平台提供师资保障；二是育人平台的共建共享。依托双方优势，联合建设各类研发与育人平台，对协同育人形成有效支撑[25]。如学校与温氏集团在2012年双方组建了国家级产学研教学实习基地，在2013年联合建立“国家生猪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畜禽育种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两个国家级研发平台，在2014年成功申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在2015年组建省级华南家禽疫病防控与产品安全协同创新中心，在2016年“华南农大-温氏协同育人平台”成功获批，成为我校第一个省级协同育人平台。多个育人平台协调联动，形成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强有力的支撑。三是课程体系开放共设。为保持人才培养内容与行业需求及时相对接，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探索出个性化协同培养模式[26]，学校于2012年始协同创办了本科“温氏班”。同时，为适应行业信息化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培养传统农业产业信息化发展精英，学校联合温氏和阿里集团共同创办了“温氏阿里创新班”。“温氏阿里创新班”是校企合作、协同培养“互联网+”与“农业4.0”融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在该模式中，阿里与温氏集团与学校共同制定学生培养方案，并提供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开发学习与实训的资源与场所。“温氏班”和“阿里班”采用独立招生、独立制定培养方案的方式，其培养方案和管理措施由合作单位和学校协同制定，每一位学生配备校内校外“双导师”[27]，全程指导学生的专业学习和就业创业技能训练。采用课程学习实施“校内课程学习+企业课程学习+公司实习实训”的三段式教学机制，采用“理论—实践—理论”教学模式；“企业课程学习”和“公司实习实训”课程的教学计划和授课任务均由合作单位技术人员全程负责，并完全按照企业生产流程和技术要求分步实施，学习期间学生按合作单位员工的要求进行管理和考核。
二、取得主要的成效
学校在探索有效解决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契合度低、培养模式封闭化、培养资源局限性、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创业创新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的过程中，提出并实施协同育人新模式，创新协同合作机制，深化产教融合，取得良好的成效。
（一）提升课程与专业建设水平。新的协同培养模式依靠优秀的师资力量、良好的科研基础和特色的产业优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涉农专业技术人才，已成为国家及华南地区农业行业重要的人才培养中心。该模式覆盖了我校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动物药学、植物保护、木材工程与科学、资源环境科学等10几个涉农专业。其中，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和植物保护等4个专业成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先后建设国家精品（双语）课程5门，广东省精品课程13门。
（二）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新协同育人模式构建了长效的产教融合人才协同培养互动机制，学校与合作企业从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改革、职业能力培养、教育质量评价等多方面入手，共同设计、共同实施、共同评价，促进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如与温氏集团共同申报的“农业龙头企业产学研科技创新模式与示范”项目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特等奖；《“三本位”理念下的动物医学专业人才协同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等相关协同育人的3个教学成果均获得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bookmark: _Toc469989574]（三）学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通过创新型、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学生综合素质显著提高。自新协同育人模式建立以来，学生自主设计的创新项目达200项，其中7项获得国家级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13项获得广东省科技创新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级科技创新奖励15项，省级12项。连续3届获得“生泰尔杯”全国大学生动物医学专业技能大赛特等奖，连续7届获得华南兽医杯临床技能大赛特等奖或一等奖；近三年学生自主创业的比例在3～4%之间，是全国“211”院校平均比例的两倍以上。
（四）学生就业质量明显提高。合作企业为学生的专业教育、专业实习、毕业论文试验等提供条件，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也为企业和学生提供一个双向选择的机会，一大批学生的实习与就业完全对接，开设“温氏班”、“阿里班”的合作企业以及校外导师所在单位也积极对学生进行优先选择和培育，大大改善了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毕业生就业率一直稳居学校前列，近三年就业率分别为100%、100%、97.94%，连续三年居全校第一位；毕业生的起薪平均值均高于学校和全国“211”高校平均水平10%以上；用人单位的满意率也得到显著提高，其中本校毕业生在合作集团企业的就业人数超过1000人，并担任集团副总裁、公司总经理、技术总监等要职，成为企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部分学生成为世界知名研发机构技术骨干专家。
（五）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持续人才与技术支撑。在多年的合作过程中，学校和合作企业始终坚持以协同育人带动科技协同创新，为企业发展以及战略转型提供坚实的人才与技术支撑。校企双方根据产业发展趋势和特点，凝练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积极申报和建设各类教学改革与科研项目。自新协同育人模式建立以来，校企人员互聘交叉任职超过300人次，合作申报承担国家、省部级以上教改和科技项目30余项。通过开展协同科技攻关，突破多项产业技术瓶颈和难题，取得一系列丰硕的技术创新成果，获得4个新兽药证书、20多项发明专利等，联合完成的“优质肉鸡产业化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三、结束语
为更好地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需求和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华南农业大学通过协同机制体制改革与创新，构建了“理念引领、整体设计、制度保证、机制激励、开放共享”的人才培养的全链条保障机制，组建了“温氏班”、“阿里创新班”、“索菲亚班”等，实现协同育人模式由“松散向规范”、“单一向多元”和“分割向协同”转变，大幅度地提高了人才协同培养质量，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发展动力，实现了校企双方的共赢，不断深化人才协同育人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参考文献
[1] 米银俊，许泽浩. 协同育人 推进地方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J]. 中国高等教育，2015，(11)：30-32.
[2] 广东省中山小榄中心小学课题组.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方法探索研究阶段性实验报告[C]// 全国教育科研“十五”成果论文集. 2005.
[3] 刘晓宏， 孔祥年. 高校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以江南大学为例[J]. 中国高校科技，2017(6)：64-67.
[4] 尹贻林，王美玲，邓娇娇. 基于产学研合作教育创新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以天津理工大学工程造价专业为例[J]. 科技管理研究，2015，35(13)：56-61.
[5] 刘建华，邱珂. 基于CAS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及对策研究：协同创新的视角[J]. 科技管理研究，2014，20：113-118.
[6] 马媛，姜腾腾，钟炜. 我国地方高校协同创新人才培养路径分析——基于普适计算与信息链理论的视角[J]. 科技管理研究，2016，11：97-100.
[7] 刘学忠. 地方应用型大学协同育人体制机制新探[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9)：67-72.
[8] 陈维霞.应用型大学协同育人管理机制研究——基于产教融合的视角[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32)：42-47
[9] Hei M S A D， Strijbos J W， Admiraal E S W.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lecturers’ practices and beliefs[J]. Research Papers in Education，2015，30(2)：232-247. 
[10] Hudson J N， Croker A. Educating for collaborative practice： an interpretation of current achievements and thoughts for future directions.[J]. Medical Education，2017，52(1)：114-124 
[11] Szteinberg G， Balicki S， Banks G， et al. Collabora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Chemistry Education Research：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Research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2015，91(91)：1401-1408. 
[12] 朱剑，刘颖. 英国社会科学博士生培养机制创新研究——以苏格兰社会科学研究生院为例[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7)：80-88.
[13] Sklar D P.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Collaborative Practice-If Not Now， When？[J]. Academic Medicine，2016，91(6)：747-749.
[14] Gallagher T. Shared education in Northern Ireland：school collaboration in divided societies[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2016，42(3)：1-14.
 [15] 康亚华.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对我国新建本科院校转型的启示[J].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4(5)：1-4.
 [16] 李祖超，张利勤. 美日产学研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路径比较分析[J]. 现代大学教育，2013(3)：41-47.
[17] 张彩云，毕诚. 以色列创新人才培养战略及其启示[J]. 中国教育学刊，2013(12)：6-10.
[18] 房三虎，张永亮，谢青梅，等. 构建校企协同创新体系 培养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以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专业“温氏班”为例[J]. 高教探索，2016，(06)：14-18.
[19] UNNI E J. Supporting Faculty in Successfully Producing and Publishing Educational Research：What Colleges and Organizations Can Do[J]. 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2017， 81(1)：20-25.
[20] STEEB D R，OVERMAN R A，SLEATH B L，et al. Global Experiential and Didactic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t US Colleges and Schools of Pharmacy[J]. 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2016，80(1)：7-13.
[21] 詹勇，王文婷. 建立基于供给侧改革的协同育人平台运行机制[J]. 中国高等教育，2016，(10)：24-27.
[22] 刘丽梅，马靖香，张英良. 新建本科院校校内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以邯郸学院为例[J]. 教育研究，2017，38(06)：151-156.
[23] 吴爱华，刘晓宇. 深入推进科教结合协同育人[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02)：6-9.
[24] 朱绍友，孙伟，章孝荣，等. 对高校协同育人及其机制构建的若干思考——以安徽农业大学为例[J]. 高等农业教育，2015，(07)：41-44.
[25] 张勇. 打造校企协同育人新模式[J]. 中国高等教育，2016，(23)：39-40.
[26] 王素君，吕文浩，刘阳. 校企协同育人的机制和模式研究[J]. 现代教育管理，2015(2)：57-60. 
[27] 程雄，吕建秋，王利英，等. 高校教师参与协同创新的激励机制及对策[J]. 科技管理研究，2017，37(09)：125-129.




作者简介：郭燕锋（1985-），男，广东揭东人，华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E-mail：guoyf@scau.edu.cn。
姜  峰(1970-)，男，广东青岛人，华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副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陈晓阳（1958-），男，四川南充人，华南农业大学校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林木遗传育种研究。

4

